
12版
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 魏振强 E—mail:oldbrook@163.com月光城·读书

2016 年，南陵县作家协会审时
度势，大步走出象牙塔，面向全社会，
践行自已”开门办会“的实验。

人民需要文学，文学更需要人
民。“开门办会”，带来了县作家协会
焕然一新的时代气象。从县镇领导，
到普通职工，从新文艺群体，到一线
劳动者，一批与作家协会本来陌生而
疏远的文学爱好者，不论职务，不论
职业，带着文学的好奇，托载文学的
梦想，怀衽文学的情怀，抑或满腔的
呵护与偏爱，汇入县作家协会，共同
书写全县文学的现今与未来。

潘巩固与乐玲，就是怀揣梦想、
高举情怀，为全县文学的振兴，苦心
孤诣，奋发努力，风行在全县文学之
河上风景独特的一对文学伉俪。

不讲条件，不计得失。多少次，
巩固与乐玲，积极响应县文联号召，
深入一个又一个美丽乡村建设点，挖
掘历史文化，书写乡村故事；多少次，
巩固和乐玲，积极参与送文艺进军营
下基层文艺惠民活动，以文学的心灵
编织，奉献给社会精神的美好。

《乐玲玉缘》的出版，正是他们，
或者更确切一点，正是汪乐玲，在夫
君潘巩固的坚定支持下，一路文学跋
涉、情系乡梓的成果观照。

有次，路遇巩固与乐玲。他们脸
上由心的微笑，与相互之间初恋般的
爱意，很容易打动每一个与他们相遇
而过的人。他们告诉我，最近又在写
了什么什么，写的时候内心有些什么

什么样妙意横生的感觉。作为文联
主席与作协主席，只要别人谈起写
作，谈到他们如何如何在写，我的高
兴与欣赏，当然还有鼓励，肯定都是

自然而然不可少的。我对他们说，很
好，有写作的冲动，就要趁热打铁，一
鼓作气写下去；写，不停地写，是最重
要的，作品，只有写出来，才是作品，
再好的构思，再好的创意，不写出来，
不形成完整的文本，终究是等于什么
也没有的。也就在那次，我们在路灯
朦胧的人行道上，谈到了他们作品的
结集出版。我对他们，特别是对汪乐
玲说，希望她一边写，一边整理，等到
时机成熟，先出一本，然后再写，再
整理，再出第二本。我说你们现在
有这样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再加上
有高尚高雅的追求，真是人生美好
而幸福的事情。我还说，不要急，
静下心，把人生与文学结合起来，
融合起来，做一个五年十年乃至更
长远的规划，每两年写一本书，一本
一本地出出来，到时再精挑细选，编
辑出版一套五卷本或十卷本的《乐玲
文集》，那就真得是“功成名就”，人生
充满别一番意趣了……

现在，汪乐玲的第一本作品集即
将付梓，我为我县又多了一位拥有自
己独立图书著作权的作家而欣喜。

《乐玲玉缘》收入作品 34 篇，是作家
从近年来创作、发表的诸多作品中精
选的，写景状物、触景生情，自然朴实、
妥贴由心。尤其是写花，作家将一颗
善于发现、敏于应感的心，融入所写的
花事，与花的品质相互融和，与花的
节律同步脉动，郁金香、月季、桃花、
梅花、迎春花、石榴花、夜来香……花
不仅成为作家写作的外部拟喻，更是
作家抒写美好世界的精神符号。花
与人，花与作家，因为文学的书写，而
共同呈现出相互关照、相互辉映，充
满勃勃生机的美妙风景。

祝贺《乐玲玉缘》的公开出版
发行！希望勤奋有为的汪乐玲在夫
君潘巩固矢志不移的支持下，坚守
文学的本心，不忘曾经的梦想，继
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
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脚
踩大地，仰望星空，以更加高远的
情怀、更加踏
实的努力，写
下去，不断写
下去，写出自
己 的 第 二 本 、
第三本……乃
至朝着五卷本
十卷本 《乐玲
文 集 》 的 目
标 ， 巩 固 阵
地 ， 快 乐 前
行，迈向更加
成功的明天！

迈向更成功的前方
——序《乐玲玉缘》

罗光成

某年，我去青岛拜访耿林莽老
师。耿老跟我交流了当下散文诗文本
的“叙事性”。他认为散文诗的叙事性
才是散文诗的灵魂。我将这次的个人
交流，整理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
散文诗要有诗性，即审美性，不是“亦
诗亦文”；二是散文诗要强调社会性并
拓其表现领域，从自然百态万象，到人
类社会，再到个体现实人生，都是关注
的对象，也就是诗人的“在场感”；三是
散文诗是诗。“诗言志”，“志”就是

“事”，即叙事的本体，但散文诗，又不
完全是“诗言志”，而是“以诗言志”。
即以诗意打造文本所蕴含的强大喻
指，映射或批判复杂的社会现实。

毫无疑问，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从
家乡出发的。最初生命的原点即是
自身的经历。于是便有了一种血脉
传承的味道，便会留在记忆深处。也
由此会生发出无限的诗意。时光愈
是久远，愈是深切眷怀，愈会酿酵成
难忘的生命乡愁。

陈俊也不例外，他坚守“本土化”
写作。坚持对故土生命灵魂的发
掘。故乡人是怎样活的？故乡的历
史是怎样的历史？故乡“杨塘”在哪
里——“向北三百里是淮河，向南三
百里是长江。向西三百里是楚尾，向
东三百里是吴头……”像是一个圆的
中心，杨塘是一个中心点，又像是一
枚小小的果子，而距离之幅延地域，
则是粗大的树的枝干。对地理的认
知，亦是对故土的拥握。脚步从原点
开始，故事从原点展开。故土温热，
闪烁着人性的亮度。也因此有着叙
事的文本可读性而非空洞无物的抒
情。阳塘，还是杨塘？沉潜岁月深处
的是一次次诘问。“每一顶草帽都有
一颗菩萨心肠”“母亲住到杨塘上空
的月亮里”，物件与人物，都值得怀
念。人文价值体现在传统体制里。
在家族谱系的链条里，一个镇子、一
个村子，甚至一个人物，都有农耕文

化的烙印。
其实，散文诗不是一味抒情，或

者太注重叙事性。我曾在一篇谈“散
文诗的文本”中有所论及。何为文
本？文本即是其中的事件，就是记忆
资料。如果散文诗没有依附的文本，
再有诗意，也都是无病呻吟。散文诗
的诗意寓含叙事之中。所以说，“叙
事性”是散文诗的灵魂。叙事性，非
是那种全面的叙述事件的来龙去
脉。在文本中，只有嵌入地域名称或
对事件的寻绎追问，才会有意义。陈
俊的散文诗在一种“微叙事”中展
开。“杨塘”这一言说载体，在文本中
愈显重要。所有的物象之言说似乎

像国画中的留白，靠着读者来品咂滋
味。在当下的散文诗创作中，千篇一
律的雷同，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散
文诗的叙事性，决定了文字的不同凡
响，陈俊把握了“微叙事”这一旨要，
恰到好处叙写了他的故土杨塘。

比如：大爷爷的死、抽大烟的祖
父、小姑奶奶的嫁妆、偷人声音的女
鬼、后山矮松上未死的驼子、队长的
老婆等等，每一个小章，都是一部记
忆的断片，如同小电影，映耀历史与
社会本相。《地主婆》《跛裁缝》《三娘》

《光棍》等，有汪曾褀短篇小说那种味
道。汪氏小说的可贵，在于他的民间
性。民间是永恒的。我们不必找寻
所谓的大题材来写作。我们可以尽
量在一个“邮票般”的故土上，寻找诗
的叙事本体。诗文本虽然不似小说
文本，但是叙事性却是共同的。哪怕
一个物件，一个遗存，都会生发记忆
的映像。“老屋没有了亲人的片纸信
息，他们被屋外的寒风偷走，被年复
一年的雪花运走了手势和脚印。”
（《老屋》）“在奔涌的鲁王河里，我其
实只是它的一滴水，一匹浪，一条小
鱼，一棵眷恋着河床的水草，一块被
岁月仿佛打磨的卵石，一片飞鸿梦
影。”（《心中的鲁王河》）“试剑石和读
书亭像星星一样环绕着。墩似月，
静。河似月光，动。”（《我的鲁王
墩》），物化审美以及移情的运用，都
让文本，更加厚重。

每个人的内心都珍藏着一个“神
性”。这个“神性”，就是心灵省觉，就
是人的心灵自观。但是，所有的事件

本身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都离不
开人对历史的认知。认知人性，需要
反思。卡西尔《人论》一开始就说：

“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
苏格拉底《申辩篇》也说：“没有经过
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写作是
心灵的探寻，是思考的铸炼。对故土
灵魂的倾听，需要平心静气，方能听
见花香和鸟鸣融进溪水的籁响。片
月青天，白云自在，以思无思之妙，返
思灵焰之无穷。透过语言镜像，提纯
深蕴其内的精神性质。墨西哥作家
塞尔西奥·皮托尔在《逃亡的艺术》中
也这样说：“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人
类的整体。”陈俊所写，是审视自身，
是对一些卑微的生命灵魂的省悟。
故此，文本中充盈着悲悯情怀。无论
是对人物，还是小动物，还是草木，都
怀着这种心态。也因此，我在思考

“本土化”文本的创作，其实除了丰厚
的内容外，重要的是告诉人们历史中
的苦难底层民生。散文诗，应当跟其
它文体一样，担当批判现实的功能。

陈俊的叙事文本，是一个独特地
域发生的故事。即将小叙事化为整体
的历史叙事，所承载的是整体民生的映
象记忆。它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虽
然是民间立场，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图
像。历史叙事与现实比照，是陈俊的主
体风格。我觉得，他应该少写他并不熟
悉的非故土的作品，那些作品或是应景
之作，且容易陷入同质的浅表化。当
然，这不是扩容的问题。他的杨塘如同
鲁迅的未庄、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其实
每一位作家的故乡是不同的。但对于
作家来说，都应是自己故乡的代言人。
他乡所观，只是皮毛或掠影，无法如同
故土，深入灵魂深处。陈俊的杨塘，是
一部家乡史。他以散文诗来写系列“小
人物”，本身很可贵。微叙事文本能在
自己身上找到些许印迹，我们何曾没有
经历过呢？

是为序。

叙事文本的历史性与在场感
——《杨塘纪事》序

黄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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